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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回第十一回  柏夫人船房繼女　張姑娘飛彈驚人柏夫人船房繼女　張姑娘飛彈驚人

　　話說松節度同柏夫人站在堂屋門口，見幾個小子掌著玻璃手照，伺候桂老爺進來。鬆柱問道：「桂三爺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桂

恕趕忙上前請安，答道：「不知道大人車騎在此，有失伺候。」轉身給柏夫人請安，問道：「大哥好些沒有？」柏夫人道：「你大

哥總不能起炕，這幾天覺得略鬆泛些兒。咱們還是屋裡坐罷。」桂恕答應，進屋瞧見祝尚書坐在炕上，趕忙上去拉手請安問好，彼

此讓坐。祝鳳道：「三兄弟這會兒來，一准又是在那兒出分子。」桂恕道：「今日下晚，吏部裡傳一個片子來說道，奉聖旨將兄弟

補放了廣東廉州太守。我趕忙到科裡去打聽，一點不錯。明日五鼓謝恩。這會兒在吏部衙門投履歷回來，在這兒路過，進來給個信

兒。」柏夫人們一齊道喜。　　鬆柱道：「恭喜得了外任。真是濟世之才，及時而用。」祝鳳道：「不過道兒遠些。你到那裡很可

展其驥足。」桂恕道：

　　「吏治之事，兄弟一些未諳，總求大哥剴切指教。」向松節度道：「如今是大人的鄰屬，仰邀廕庇，還望不時教訓。鬆柱道：

　　「老弟學問吏才，我已久仰，將來聽你的循聲德政罷。明日專誠道喜。」桂恕連稱不敢，起身說道：「要去料理謝恩，不能多

坐。一半天來看大哥。」祝鳳道：「也罷，我不便過留，讓你回去收拾謝恩。」松節度亦告辭回寓，一同俱散。

　　一宵已過，祝尚書因夜間說話過勞，覺得病症有些不好。

　　柏夫人趕著請醫看治，姨娘們都在炕前伺候。服藥之後，到晌午才覺胸口清爽。姨娘們換班吃飯歇息。有回事的那高家媳婦上

來稟知，賈府寶二奶奶、四姑娘來了。柏夫人命芙蓉同姨娘出去迎接，留個在屋裡伺候。自家帶著丫頭們在堂屋門口等候。

　　不一會兒，寶釵、珍珠款步進來，抬頭瞧見柏夫人站在簷前，趕忙緊走上前。柏夫人迎下台階，十分歡喜。一邊拉著一個，走

進中堂。寶釵、珍珠深深跪拜，柏夫人拉住，拜畢起來，回了兩禮。姨娘們見禮已畢，柏夫人讓坐送茶。寶釵、珍珠站著致意母親

道謝問安的說話，並謝夫人賞賜東西，又代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請安道謝。

　　彼此謙敘一會，用過兩道香茶，寶釵、珍珠起身要見大人請安。柏夫人命芙蓉先去稟知。不一會，芙蓉來請，說道：「老爺不

能冠帶，請少奶奶同小姐只須常禮。」柏夫人陪著走進內屋，見祝尚書頭戴盤金嵌雲便帽，身穿荔枝紅富貴不斷頭的章絨便服，五

十來歲年紀，花白長鬚，長眉細目，高鼻大耳，惟面色黃瘦。見寶釵們進來，忙掙著欠身說道：「病軀失禮，望少奶奶同小姐恕

罪。」寶釵、珍珠走近炕前將欲行禮，柏夫人連忙扶住。尚書道：「少奶奶們請坐，使我心安。」寶釵、珍珠站著請安，柏夫人讓

坐。尚書用手指道：「我與尊大人同鄉，相好已非一日。那年尊翁簡放江西觀察，我亦奉命出使，同在張司寇宅中分袂暢飲。自我

海外回來，方知尊大人業已去世，深為可惜。老成彫謝，令人懷想。又聞得二少君與大令姪俱文闈高捷，足見箕裘有繼。但不知二

少君得第後，何以棄家高隱？想學劉阮天台作藍橋之渡，非再來人不能作此高見也。」

　　寶釵們唯唯答應。柏夫人道：「看寶二奶奶同這四小姐俱是一團福氣，令人可愛。」尚書道：「貴戚朱門，自非凡質，另有一

種大家器象。」又問些家常說話，十分贊歎。柏夫人恐說話勞神，命姨娘們陪去各處遊玩。

　　尚書道：「太太眼力不差，這姑娘很有福氣，又且端莊大雅。我心中很喜。你過幾天揀個日子，到賈府去將這事說定了，我也

放心。」柏夫人應允。芙蓉請太太示下，在那裡坐席。柏夫人道：「今日天氣很暖，在自在天吃飯倒很爽快。將兩邊窗子下掉，看

看荷葉兒也好。」芙蓉答應，出去吩咐擺席伺候。

　　寶釵、珍珠遊玩一會，有丫頭來請說：「太太在自在天，叫姨娘陪著少奶奶們過去。」那姨娘聽見，邀著寶釵、珍珠一同彎彎

曲曲走過幾處幽軒畫閣，見了些修竹盆蘭；順著一帶迴廊，又轉過紫藤花架。細草茸茸，落花滿地；過了假山石畔，只見半畝方

池，清流蕩漾，池中綠藻朱魚，在那荷花深處左旋右轉，任意悠游。池中間有船房三間，小橋為渡，柏夫人站在船頭相候，寶釵、

珍珠過橋忙忙相見。彼此讓進船房，裡面懸著一塊小匾，上寫著「自在天」三字。匾下是碧紗廚隔著房艙，中間設著小炕，紗▉上

掛著一副隸書對子。看那左邊是：

　　花連書帶春風裡，▉又看那右邊是：

　　人在芙蓉秋水間。

　　寶釵見屋裡的擺設無不精緻清雅，中間設著席面。柏夫人讓了坐。寶釵同珍珠對坐，柏夫人坐在上首，下面空著，以便上菜。

命芙蓉帶兩個媳婦、丫頭在此伺候，餘者都去伺候老爺，眾人答應。酒上數巡，柏夫人同寶釵、珍珠說些家中事務，彼此十分親

熱。又將老尚書在海外所見的風土人情及那些奇形怪異之事，娘兒們說得十分高興。芙蓉換過大杯，寶釵、珍珠見柏夫人相待親

熱，並不客氣，心中甚覺歡喜，又敬又感，接連飲過幾杯。

　　寶釵道：「姪婦同四妹妹荷蒙夫人相待過於優渥，五中銘感，實難言盡。前奉太太之命，與四妹妹拜在膝前作螟蛉之女，稍報

仁慈，不識夫人肯見納否？」柏夫人大喜，說道：「前奉太夫人之命，我不敢啟齒，如果不棄，使我喜出望外矣。」寶釵、珍珠忙

站起身來，請柏夫人坐在中間小炕上，芙蓉忙鋪下墊子，寶釵、珍珠跪下去，端端正正拜了八拜。將個柏夫人歡喜的使不得，拉了

這個，又拉那個，口裡不住的說道：「好兒子，別拜了，別拜了。」寶釵們拜完起來，柏夫人命芙蓉上去稟知老爺：「說我得了兩

個小姐，我就領著上來。」芙蓉喜出望外，趕忙先去了。柏夫人道：「咱們也慢慢走罷。」寶釵、珍珠跟著離了自在天，渡過小

橋，一路說話，不一會來到上房屋裡。老尚書笑道：「我們那有這樣福氣，得兩個好女兒！」柏夫人道：「那天他母親已當面許

下，今日真是我的女兒了。」寶釵們因尚書坐在炕上，不便向炕磕頭，同珍珠對牆跪拜。

　　祝鳳忙叫姨娘們扶起。柏夫人道：「這會兒是自家的女兒，將酒飯端來，老爺也瞅著歡喜。」芙蓉答應，吩咐伺候的嫂子們將

酒席搬到上房。

　　這一會，柏夫人坐了正面，寶釵坐在上首，珍珠對面，彼此分外親熱。柏夫人同著老尚書一面說著話，一面飲酒，更覺有趣。

到上燈以後，方才散席。寶釵、珍珠向來口齒伶俐。語言文雅，閒談說話頗能應對合意。老夫妻如獲至寶，歡喜異常。

　　直到三更夜半，專差兩個媳婦送回家去。王夫人聽說，甚是喜慰。

　　次日，祝府裡送了多少禮來與兩位小姐。自此以後，寶釵、珍珠常到祝府，就與娘家一樣無分彼此，間或還住一晚兩晚的回

去。柏夫人心中安慰。

　　不覺已是初九。松節度一早就來辭行，同祝尚書叮囑些保重調養的說話，又將彩芝做親的說話提了一遍。老弟兄頗有分袂之

感。祝鳳道：「你過鎮江，只怕趕上姑媽的生日。」鬆柱道：「不錯，今年是姑媽的七十大慶。我記得是六月十八。」祝鳳點頭

道：「你見姑媽問起我病，就說已經痊好。我本來秋間要告假回去，二兄弟信上說，秋間叫夢玉進來。你對他說，很可不必，天氣

炎熱路上難走。」松節度應允，又彼此叮嚀幾句，拜別起身，不覺灑淚而別。

　　柏夫人吩咐打轎伺候，帶著芙蓉並幾個丫頭、媳婦往賈府而來。到了榮府，門上的老趙到垂花門知會。王夫人聽見，急忙帶著

珠大奶奶們一路迎接出來。剛到垂花門，柏夫人已下轎進來。兩位太太相見，彼此道些寒溫，一同來到上房，重又見禮。珠大奶奶

過來見禮道謝，寶釵、珍珠請安，兩位太太讓坐，宮裁們挨次坐下。用過茶，彼此稱謝一番，又說些家常閒話。

　　坐了一會，王夫人邀柏夫人到裡間屋坐，吩咐珠大奶奶收拾晚飯。宮裁答應，出去料理。柏夫人對芙蓉道：「你常說要游大觀

園，今日叫兩位小姐領你去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你們都去逛罷，讓我老姐妹談談心事。」寶釵答應，領著芙蓉到著大觀園去

閒逛不提。

　　柏夫人又將伺候的丫頭、媳婦也都支使出去。兩位夫人坐在一處，柏夫人將夢中所見，日前寺裡相逢，在佛前贈珠心訂，如今



繼了夢玉，今日特來求親的心事，細說一遍。王夫人低頭忖度一會，說道：「既蒙夫人不棄，定要此人，我作主遵命結了親家。但

這孩子性情古怪，此時斷不可說破。我秋間回南之後，再將這親事說知，他也斷無不依之理。若在這裡，恐難明說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只要夫人應允，我就放心。本來我家老爺也揀八月裡回南，今日鬆大兄弟起身時，還是再三囑咐，叫夢玉不必進來。夫人如果應

允，已是欣感無既。」王夫人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咱們不用客氣，姐妹一拜為定，彼此別無更改。」兩位太太對拜四拜。柏夫人取

出一對赤金嵌珠雙連如意簪，一對珍珠八寶穿就的並蒂同心蓮，將這兩對為定。王夫人也在身上解下一個羊脂玉的花甲連環佩，一

個通紅漢玉的福祿長生，將這兩件遞與柏夫人為定。兩親家姐妹十分親熱。

　　柏夫人問起璉二奶奶何以不見，王夫人將端陽過節璉兒遇仙出家，這幾天璉姪媳憂思成病，不能起來的話細說一遍。柏夫人深

為歎息。王夫人也問老尚書的病勢。柏夫人搖頭歎道：

　　「我家老爺的這病，總是有增無減，我心中十分憂急。只要挨過夏天，趕秋涼時候放心膽子，由水路上慢慢的回南，到得家中

也就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到彼時，咱們一同起身，倒有照應，只恐料理不及。」柏夫人道：「親家姐姐這裡有何累手之事，難得

動身」王夫人道：「我這裡別無累手之事，就是這個房子一時難以出脫。」柏夫人問道：「這裡房子共有多少間數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連花園在內，約有五千餘間。須銀十數萬兩方能賣出，一時那有這個主兒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事倒湊巧，前月有老爺的同年劉大

人，原是荊襄節度使，因升了兵部尚書，專差人寄書與咱們，叫替他定下一所住宅，不拘價錢，越大越好。老爺因在病中，誰有心

替他去找？這封書子至今尚未回他，等我回去對老爺說知，這倒好辦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不勝驚異道：

　　「不錯，我老爺曾在夢中說過，住房子的祝親家知道這主兒，一說就妥，斷無更改。我竟托在親家身上。」柏夫人點頭應允。

　　珠大奶奶進來問：「太太在那裡坐席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倒還是秋爽齋涼快，就在那裡罷。」大奶奶答應，自去料理。

　　王夫人邀著柏夫人同到秋爽齋來，兩位太太分了賓主坐下。珠大奶奶坐在上面，靠窗空著兩張杌子，留與寶釵、珍珠。

　　丫頭們送酒，兩位太太慢慢敘飲，姑娘們剝送果子，斟酒上菜。

　　正吃的十分熱鬧、寶釵、珍珠、芙蓉三個人同走進來。柏夫人道：「芙蓉只顧貪逛，也忘了小姐們吃飯。」芙蓉道：「逛了一

會，早已回來，在兩位小姐屋裡看做的針線，實在繡的好花。

　　兩位小姐都要給太太繡鞋呢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我這兩隻腳，那裡配穿花鞋？委屈了我兩個孩子的好針線。」寶釵道：「有繡

現成的一雙百子圖套袖，昨日找出來，倒新鮮。等著做完鞋，一齊的給媽媽送去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先給我瞧瞧，叫我歡喜。」珍珠

道：「我亦有點粗針線，取來請媽媽指教。」說著，同寶釵去取。王夫人們飲酒等候。

　　不一會，寶釵、珍珠手中拿著針線進來。柏夫人接在手內，見是一雙月白緞繡百子圖套袖，看那孩子們的眉眼、衣褶、身勢繡

得十分活跳，顏色也配得勻淨光亮。柏夫人贊不絕口，說道：「真是針黹中的狀元！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還算不了好針黹，媽媽請看

珍妹妹的，那才是好！」珍珠笑道：「別要臊人，我那裡做得過你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珍珠也不用謙虛，遞過去請媽媽指教。」

柏夫人接了珍珠的套袖在手細看，見是用線結成如梧桐子大的多少紅蝙蝠，一朵花間著一個「壽」字，都繡得極小巧精緻；結的那

線也看不出是什麼顏色，又紅又黑，又白又亮，十分清奇好看。柏夫人道：「這是用什麼線結出這樣顏色？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真

難為他，想出主意將紅黑白絲同著頂細的真金洋線拈在一處，結出這樣顏色。」柏夫人點頭，甚為贊歎，說道：「真難為他，又精

又巧，實是第一手段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的狀元做不成，只好算個探花。」王夫人們都笑起來。柏夫人道：「你兩個的錦繡，都在

狀元之上，這副套袖叫做什麼名色？」珍珠道：「叫做』長春福壽圖』。」柏夫人十分歡樂，就將這兩副套袖都交給芙蓉，吩咐他

好生收著，對寶釵、珍珠道：「這袖子給我先帶回去，那鞋子只管慢慢的再做。」夫人們正在說話，只聽見一片鍾聲在那對面的松

樹牆外因風而至。柏夫人問道：「那牆外是何寺廟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家裡的櫳翠庵，原是元妃娘娘供佛之所。當初請了一位蘇州

有名的道士妙玉在此主持香火。妙玉為強盜強劫而去，不知下落。後來惜春姪女亦在此間帶發修行，因水月庵淨虛的師弟要回南

去，惜春也就同他一路雲遊去了。此時還有幾個道姑在內，早晚做個工課而已。」兩位太太彼此問答，說得甚為投契。

　　見那松樹枝頭早掛著一鉤新月，白雲天外飛來幾點歸鴉。

　　柏夫人猛然想起一事，叫芙蓉去瞧璉二奶奶：「說我請安問好，聽說二奶奶欠安，不敢過來驚動。勸二奶奶別要煩惱，保重身

子，看著哥兒要緊。若是二奶奶扎掙得住，請來咱們說說話兒散散心罷，省得一個人在屋裡倒要添病。就是沒有梳頭洗臉，只管請

來，不要拘禮。」芙蓉連聲答應出去。宮裁、寶釵、珍珠等輪流把盞。柏夫人本來量大，今日又定了一件心事，十分得意，不知不

覺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吃得滿心高興。王夫人看見柏夫人並不客氣，諸事親熱，心中也覺歡喜，命大奶奶們慇懃奉敬。

　　芙蓉去了好一會，來回太太說道：「璉二奶奶請太太的安，本該扎掙著來伺候太太才是。實在頭暈坐不起來。多謝太太惦記，

等病好些兒，親自到宅裡拜謝。今日請太太多用幾杯，夜深些兒再回宅去。」柏夫人歎道：「倒叫璉二奶奶惦著我，你瞧見哥兒好

啊？」芙蓉道：「哥兒好。」王夫人叫周瑞家的陪蓉姑娘吃飯。此時已點的燈燭輝煌，吃到有二更來天，方才散席。丫頭們伺候著

漱口淨手，送上好茶。柏夫人坐了一會，先辭回去。王夫人領著奶奶們送柏夫人上轎。轉來都到璉二奶奶院裡，又說了半夜的話才

去安歇。

　　柏夫人到了宅裡，姨娘、丫頭、媳婦們都趕忙迎接。柏夫人下了轎，就問老爺安否，姨娘們一齊答應：「老爺的晚飯比昨日倒

多一點兒，聽說倒還舒服。」柏夫人到來上房，先給老爺問安。尚書道：「今日覺著好些，心裡也還舒服。」柏夫人甚覺歡喜。丫

頭們伺候換過衣服，芙蓉送上茶來。柏夫人吩咐都去歇息，叫著再來。眾人答應，都散出去。

　　柏夫人走到老爺身邊，對著耳朵將定下珍珠的話，從頭細說一遍。老尚書十分歡喜。柏夫人將兩件玉器解下，遞將過去，老尚

書瞧著很誇贊了一會。柏夫人將賈大姐姐所說房子一事我應承替他辦給荊州節度老劉。祝尚書點頭道：「這倒合式。明日我寫下回

書，就叫他家人兼程回去通知，叫他趕著差人前來定奪。那榮府的房子，老劉也很知道。他在京時，常同賈府往來，聽見這所房子

賣給他，真歡喜個使不得。」夫妻們又談了一會，時夜已深，叫丫頭們進來伺候安寢。一宿晚景休提。

　　次日，祝尚書寫下書子，命陸賓對劉節度的家人說，房子業已定下，叫他星夜回去，請他主人示下，專差人進來定奪。

　　陸賓答應出去。不一會，賈府差寶釵、珍珠過來請安謝步，兩老夫妻更覺親熱。真是一天不見，就要差人去接。

　　如今且慢提賈祝兩宅之事，且說柳緒同著家眷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渴飲饑餐，受盡了多少的風塵勞頓！幸虧外面一切全仗包

勇，內裡一切全虧玉友，真賽過了幾個麻利的老媽兒。柳緒是個白面書生，娘兒兩個只好安坐而已。那知道這千金擔子，全仗玉友

同包勇身上。包勇見大奶奶如此勤謹能乾，心中十分感歎敬服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　　包勇知道有幾站是難以夜行，必要等著天亮才出店門。一路上這些夫子同趕車的果然出力辛苦，包勇也常沽酒買肉犒勞他們，

還常賞些零錢給他們使用。若有懶惰不好，就立時打罵。

　　一路上恩威並濟，這些夫子無不畏服。

　　這日，看著日已平西，尚有二三十里路程方是宿站。這些夫子抬著靈柩，奮勇趕路，大車也跟著緊走。又走下十里多路，不覺

日已銜山，紅霞遍野。看那大路旁邊一帶樹林，層層密密，那些投林的棲鳥，忽飛忽落，爭鳴亂噪。柳緒的馬並著那大車正同柳太

太們說那樹林中的景致，只聽見一枝響箭從那樹林中一直射到車邊。那些夫子同趕車的都慌了手腳，口裡嚷道：「不好！有黑頭子

來了！」柳緒不懂，問道：「什麼黑頭子？」

　　玉友也不答應，忙將車裡的一張彈弓取下，又將褥子底下的一個白布口袋取出拉開，伸手去抓了三四把彈子，揣在懷裡。叫車

子住著，將柳緒叫上車來。玉友跳下車去，騎上柳緒的牲口，吩咐車子緊跟著靈柩，只管放著膽走，不要害怕。誰知包勇早已取出

一根鐵鞭，將牲口一催，已經迎了上去。玉友看見，催開馬跟著追上，口裡喊道：「包大爺，不用你去費心，等我打發他們回去。

」包勇回過頭來，見大奶奶手中拿著一張彈弓，飛馬而來。包勇笑道：「大奶奶，你那彈弓只可打雀兒，這幾個野狗他不怕這個。



讓我去一鞭一個打死了，替來往客人們除害。」他兩個正在馬上說話，只見那樹林裡有十三四個大漢，騎著快馬飛奔而來。為首一

個黑瘦漢子，手中拿著明晃晃兩柄長刀，後面跟著的拿著器械。十幾個人用青布包頭，一群馬灰塵抖亂飛奔而來。包勇將馬正要磕

開，玉友叫道：「你讓我一讓！」說著，將馬搶過包勇前頭，將彈弓扯滿一撒，叫聲：「去罷！」只見為首的那個強盜翻身落馬，

那個牲口出其不意，折轉身就往樹林裡混跑。強盜的一隻腳掛在蹬裡，一時褪不出來，被馬拖住，將個腦袋在樹根上掛去了半個。

後面這些強盜一齊大驚，才要勒回馬去，迎面的那個又掉下馬來。那些強盜勒轉馬頭，往回裡要跑，只聽見後面紛紛落馬，更慌了

手腳，只顧催著馬跑，誰知又被包勇趕上，手起鞭落，接連打下幾個。

　　餘外的強盜打開馬，四下裡跑散了，包勇也不去追趕。那受傷掉下馬的強盜，站起身來正要想跑，又被玉友一彈一個打了睡

下。包勇跳下馬來喝住靈柩，叫夫子們將帶著的麻繩，「將這些在地下掙命的強盜，都給我捆起來！」包勇問道：「咱們到站上還

有多少路？」夫子們說：「還有十來里路。」包勇道：「我記得這裡有個什麼衙門？」內中一個夫子用手指道：

　　「那村子裡就有個巡司的衙門。」包勇抬頭看那村子不遠，夫子道：「還不上三里來路。」包勇聽說，就叫夫子將強盜的馬換

了一匹騎上，對著大奶奶道：「我去報官，大奶奶照應著。」

　　玉友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不拘有多少來，照樣一彈子一個。」包勇又吩咐夫子們幫著小心照應，說著將鐵鞭拽上，帶開馬竟往

村子裡來。不知找著了巡司沒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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